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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年少多才 科场大器晚成

编者按
中国科举制度源远流长。明清时期，惠州惠东崇文重教蔚

然成风，书香望族频现，不少杰出人才通过科举脱颖而出。其
中，吕龙光凭借着过人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成功在科举会试
中摘取了全国第一的桂冠，成为了惠州史上唯一一名会元，为
惠东乃至整个惠州的科举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期《惠州文脉》通过整理《惠东历史文化丛书》有关资料，
及《惠东风语》中关于吕龙光的篇章，与大家一同深入了解吕龙
光，并展现古代惠州士人的文化追求与仕途理想。（杨锦强）

吕龙光（1784—1836），字慕津，一字宾南，号
云扆行一，惠东凤岗（今属九龙峰旅游区）人。
在光绪《惠州府志》的人物列传里，吕龙光是一
个值得称道的人才。他“少负隽才，博通经史，
援笔千言立就”，年未弱冠即补弟子员，据传是
平山西江书院里最具才气的学生。

凤岗村至今仍流传着不少关
于吕龙光的美谈佳话。与许多历
史名人故事如出一辙，吕龙光的
诞生也带有不同凡响的传说。
吕龙光生于乾隆甲辰年（1784）
九月，传说生下不久，祖母抱
其洗澡，恍惚间只见浴盆中一
条鲤鱼在游动，祖母急忙用布
将其裹住，才重新现回人身，
遂有吕龙光乃是鲤鱼精化身的
奇谈。

吕龙光天资聪颖，因博通经
史而少负隽才，有下笔千言、片
刻立就的能耐，可谓才思敏捷。
清嘉庆年间，西枝江流域久旱不
雨，当地举行醮会祈求降雨，耆
老特地请吕龙光撰联。吕龙光
思索片刻，便提笔展纸，一阵龙
飞凤舞，“绿豆初生，合掌向天求
雨露；禾黄米熟，低头伏地谢苍
穹”的对联顿显人前，满座乡邻
为之叹服。

吕龙光虽然早慧，不到 20
岁就已进入县学补为生员，其学
识在诸生中较为突出，但在科考
方面却属大器晚成。清嘉庆十
三年（1808），吕龙光乡试中举，
虽然算不上是少年得志，却也一
朝成名，名满府邑。可惜的是，
自此之后，他屡屡赴京会试，却
总是铩羽而归。

在备考会试期间，吕龙光来
到惠州西湖畔的丰湖书院。在
那里，他遇到了为其指明方向的
一代名宦——罗含章。罗含章，
字月川，云南景东人，清嘉庆二
十四年（1819）二月任惠州知府，
次年离任。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里，罗含章对惠州的最大贡献是
带头捐廉银400两，与惠州各属
乡绅共筹得15000两银，为丰湖
书院增置书舍30余间，并增添膏
火，吸引惠州优秀学子入读。

除此之外，罗含章还坚持在
每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到
丰湖书院授课，授课时间堪比丰
湖书院山长。罗含章勉励丰湖
学子云：“尔诸生毋灰厥志，学愈
加勤，果其力学三年，方将号为
通儒，与古名人为伍，岂特一科
一第增重乡里哉。即使终身不
第，而才储霖雨，学究古今，亦何
惭于盛世之贤能哉！有志者，事
竟成，愿与诸生共勉之。”

此时的吕龙光已连续三次
会试落第，正有“终身不第”的焦
虑。在罗含章这番话的谆谆教
诲下，吕龙光果然“力学三年”，
于清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
会试中一举夺得“会元”桂冠，成
为明清时期惠州士子科举功名
之最高者。

据道光二年壬午恩科《吕龙
光会试硃卷》记载，吕龙光参加
会试的考题之一是“子曰：学如
不及犹恐失之”。厚积薄发的
吕龙光文思泉涌，运笔如飞，阐
发了他对古人治学的独特见
解。其中，“夫人有自命不凡，
谓学之甚易，而志以盈而思惰，
即神以涣而终离，故虽及而亦
失者，彼转若无失之非及。此
精气先颓，所为以悠悠泛泛终
也。”这段话即便放在当下，也
有振聋发聩之效。

罗含章作为吕龙光“业师”，
对此文不吝赞赏之词，称此文

“直将题理、题神上下融成一片，
而胎息深厚，笔力坚苍，非十年
读书、十年养气者未易办此”“篇
中字字刻骨镂心，陈言尽扫，故
应冠绝一时”。

吕龙光正是以这篇“冠绝一
时”的文章问鼎会元。主考官批
语云：“（此文）题解雪亮，局度渊
涵，楮墨中尤饶有一种宽博有余
之气。主司三次定元，终以此卷
为有浑朴气象，拔置第一。”

然而，吕龙光夺魁之路并非
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偶然性和戏

剧性。本来，会元的夺魁大热门
是江苏籍翁心存。据清人陈康
祺《郎潜纪闻初笔》书中引述英
和《恩福堂笔记》的内容可知：时
任会试正总裁的大学士英和因
为过往三次主持会试，均选中江
苏籍举子为魁首，故而仍然打算
评定翁心存试卷为第一。

试后三日，江苏山阳籍的汪
廷珍反而不赞同，要求以广东
籍试卷更替，英和坚持不许。
不承想英和哮喘旧疾复发，精
神不振，无法主事。鉴于评定试
卷名次进呈御览的期限紧迫，英
和便让几位同考官讨论合议孰
为第一，结果江苏常熟的翁心存
卷子被撤了下来，而共推广东归
善的吕龙光卷子为首名。最终，
幸托汪廷珍知遇之恩，吕龙光才
没有与会元擦身而过。却让英
和感叹科场之事，高中落榜、名
次先后冥冥中如有定数，非人之
强为所能扭转。

但无论是吕龙光，还是翁心
存，在殿试一关，均屈身二甲中
式，未能真正大魁天下。最终，
吕龙光中式二甲第 21 名进士，
翁心存则为二甲第3名。

俗话说“状元天下福，会元
天下才”。乡人闻知吕龙光金榜
题名，会元荣身，自然是欢天喜
地操办起挂匾、祭祖等庆贺仪
式，视为无上荣光。但之于吕龙
光而言，不仅考取科名历程多
艰，而且仕途也谈不上春风得
意，未能入选翰林院庶吉士，而
仅充任内廷教习。

接着他又被外放到四川永
宁、峨眉、乐山等地任知县，未获
选翰林，则更是让人难以理解。
关于个中原因，坊间的传说虽有
多个版本，但都大抵归结于吕龙
光不肯钻营请托、阿谀奉承、趋附
权贵的“硬颈”性格。这一观点，
虽无确凿的史料去坐实，但有鉴

于“硬颈”是古代惠州士子的集体
性格，以及吕龙光处世为人的风
格，这些说法虽不中亦不远矣。

已届中年的吕龙光尽管未
获重用，到任四川峨眉知县后，
仍然不改济世报国的初衷，施展
拳脚，为百姓谋福利。峨眉素来
有一习俗，只要兄长中途身亡，
其弟即可娶嫂为妻，与儒家礼法
注重名节背道而驰。吕龙光认
为此纯属歪风陋习，下定决心予
以禁止，如有不听规劝以身试法
者，则将其人严惩不贷，以作效
尤。不过数月之久，便起到移风
易俗的成效。

除了移风易俗，吕龙光还捐
廉金为峨眉书院创置膏火，亲手

“订课程于月朔，文无拘体”，深
心造士。又建培风塔寓科甲相
继之意，以振兴地方文运，鼓舞
人心士气，为发展峨眉的教育事
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清道光七年（1827），吕龙光
见峨眉山旧志年久失修，残缺不
全，于是每于公务余暇，广集资
料，补缺增润，辑成《峨眉山志》
十八卷。同时，他还于道光五年
（1825）、道光八年（1828）两次担
任四川同考官，“简拔悉当”，选
拔出一批优秀士子。吕龙光数
载施政，甘棠遗泽，深为当地士
绅学人钦敬，盛赞其曰：“邑侯吕
公，望隆北斗，品著东堂，归善名
贤。”

吕龙光虽远在异地为官，却
不忘关心家乡事物，尽其所能地
发挥自己的作用。邑有龚家妇
人欧氏，年轻孀居，单生一子不
幸夭折，以近亲子过继承嗣又
亡，旁系人丁不旺，已是无可继
者，家境也日渐落魄。欧氏屡遭
厄运，却矢志不渝，再以外姓子
入祀龚家承续香火，并甘愿为佣
赚取微薄收入支撑门庭。吕龙
光闻知其惨凄苦状，为其义行所
感动，特意让妻子上门馈赠白银
一镒（合 20 两）助其养孤度日。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多年之
后，欧氏不忘恩情，勤俭蓄积，又
将银两悉数归还吕家。

吕氏远祖上溯北宋状元吕
蒙正（卒谥文穆），其家族三代为
相，系西周功臣齐国太公吕尚
（姜 子 牙）苗裔，世称“东莱吕
氏”。凤岗吕氏宗祠大门一直沿

用“东莱世德，文穆家风”的对
联。吕龙光后来灵机一动，稍作
改动，在上下联头各加一字，成
了“绍东莱世德，守文穆家风”，
教诲子孙注重优良家风的传承
与发扬，至今仍张贴于“会元第”
门楼。此外，他还为祖祠题写了
新联“龙溪旧派源流远，凤堀新
居世泽长”。

为培育家族人才，报答桑梓
的育养之恩，吕龙光在凤岗捐建
了“凤来书室”，书室名取自武
进士萧凤来。凤岗村与黄狮洋
村（今皇思扬村）同属一乡，相距
不远。黄狮洋村在乾隆年间出
了武进士萧凤来，凤岗村则在道
光初年出了文进士吕龙光，文武
进士，谊属同乡，惺惺相惜，成了
忘年之交。为勉励彼此乡族子
弟，共表相互倾慕之情，鼓励两
村子弟和睦相处、同学共进，两

人做了一个有趣的决定，那便是
萧凤来在黄狮村修建的一座书
室，取吕龙光之名题为“龙光书
室”；吕龙光也在凤岗村建造一
座书室，取萧凤来之名题为“凤
来书室”。通过教育为两村搭建
起文化与友谊的桥梁，在当地传
为佳话。

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记载：
吕龙光“卒于任”。清道光十六年
（1836），吕龙光病逝于官署。其
灵柩被护送归葬故里，因陆路不
便，于是辗转嘉陵江顺流而下，
出海上，溯东江，入西枝江，足足
走了 3 个月的水路，才顺利运回
凤岗村，后卜葬于棕墟大河潭。

时至今日，凤岗村里仍盛传
着吕龙光的传奇故事，村民将吕
龙光勤奋苦学、达济天下的风范
代代相传，使该村形成了笃志好
学、正气凛然的浓厚氛围。

凤岗村位于惠东县城东部，
距离九龙峰旅游区管委会7公里，
是西枝江边的一个古村落。该村
历史悠久，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因
村落中有一座山岭的峰顶酷似凤
凰头上的皇冠，故取名凤岗。

走进村里，古巷古宅扑面而
来，厚重的人文底蕴似乎在诉说
着古村落昔日的辉煌与卓越。在
村庄入口处，有一座仅能通过一
辆汽车的古石拱桥，桥下有古码
头，是村中小河与西枝江的交汇
点。古时，码头往来商船络绎不
绝，一派繁荣景象。时过境迁，如
今的古码头只留下了一些青石、
古道以及系船的古老木桩在无声
地诉说着以往的热闹。

沿着小桥右侧石板路拾级而
上，有一座逾 400 年历史的洪圣
宫，大门两边上书着“洪恩浩荡千
古 圣泽雍熙万年”的对联。洪圣
宫门前有一棵枝繁叶茂的百年榕
树，是平日村民休闲纳凉的好去
处，在此可以近看江水悠悠，远眺
青山叠翠。

与洪圣宫一巷之隔的便是吕
氏宗祠，整体来看，其犹如步入风
烛残年的老人，庭院被野草侵占，
墙体倒塌破败，不少屋顶杂草丛
生。而宗祠的大门上还悬挂着三
块牌匾，分别是“大夫第”“会元
第”“中将第”，门前也遗留下了
两对大型旗杆石座，彰显着吕氏
家族的昔日荣光。据了解，凤岗
村的吕姓曾出了一个会元吕龙光
（清），一 个 两 广 督 都 吕 伯 元
（清），一个海军司令、中将军衔
吕养斋（民国），此前的三块牌匾
由于各种原因不知去向，后重新
仿造牌匾悬挂。

在吕氏宗祠靠西枝江处有一
面用石头垒砌的大墙，墙面些许
破损，且爬满青苔，而墙外大树环
绕，江水缓缓流淌。“原先的凤来
书室就在西枝江边，大概位置就
在这面墙与大树之间的位置，后
来发生大洪水，祠堂、书室等被冲
毁，以至于象征着家族人文精神
的凤来书室彻底消失了。”村民吕
伟国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凤岗村还有成片
的古建筑，保存较为完好。据村
民尹涛林介绍，凤岗村分为两姓，
一姓尹，一姓吕，双方以吕氏宗祠
与洪圣宫之间的巷子为分界线，
左边保存较好的古建筑属于尹姓
人家。

其中，尹姓人家的大水楼是
凤岗村最夺人眼球的古建筑，建
于清朝初年，占地面积约 4000 平
方米，整栋房屋大体分为四进天
井房屋结构，墙体至今仍留有不
少弹孔。据村中老人说，此处曾
是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会合
之地，也是当年游击队打击土匪
刘少锦兵马之所。以前日本侵略
者曾出入过凤岗，村民积极配合
东江游击队，多次袭击日军。

此外，尹氏三间祠堂联排于
凤岗村党群服务中心旁，分别为
尹氏祠堂、荣庆尹公祠和紫庆尹
公祠，是惠东县文物点。此三座
祠堂建筑为三进瓦房结构组成，
中间为天井，室内由柱梁穿插结
构组成，墙体雕刻有珍奇鸟物，屋
顶瓦面雕刻着奇花异草。如今，
这三座老祠堂柱梁及瓦面因年久
失修，长年风吹雨淋导致墙体破
裂损毁严重，部分柱梁瓦面即将
坍塌。

据惠东县档案馆馆长邱海
权介绍，惠东县地方志办公室存
有一本刻于清代道光年间“会
元”（科举考试会试第一名）吕龙
光的《会试朱卷》，包含吕龙光家
世情况介绍，记录吕龙光参加恩
科会试时同房考官和主考官，以
及记录吕龙光会试第一、第二场
的制义诗文及批语。

“这部《会试朱卷》是前几年
我还在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时，
在组织文史研究专家发掘整理
文史资料的过程中，从国内私人
收藏家手中意外淘来的珍贵‘孤
本’，很有可能是目前存世的唯
一版本。”邱海权表示，《会试朱

卷》记录了吕龙光参加会试时的
制义诗文 9 篇（首），是宝贵的历
史文化资料，对研究梳理吕龙光
生平成就、追溯惠东乃至惠州古
代科举文教历史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好地保管和传承
《会试朱卷》，惠东县地方志办公
室还对《会试朱卷》原稿进行复
制。”邱海权告诉记者，当地还对
《会试朱卷》原文作断句、分段处
理，整理印制成《会试朱卷》点校
本 ，以 方 便 读 者 阅 读 和 理 解 。
据了解，复制本和点校本都采
用仿宣纸印刷，龙纹布封面封
底，手工古籍线装，具有古色古
香的韵味。

惠东吕龙光：
惠州史上唯一会元
崇文重教情系桑梓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杨锦强

百年古村依山傍水
明清建筑古韵犹存

贰 会试夺魁 佳作屡获赞誉

叁 仕途多舛 为官不改初衷

肆 情系家乡 传家风建书室

【文脉走访】

【文脉链接】
惠东县珍藏的吕龙光《会试朱卷》

或为“存世孤本”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杨锦强

凤岗村：

吕氏宗祠大门悬挂着三块牌匾，分别是“大夫第”“会元第”“中将第”王小虎 摄

吕氏宗祠门前遗留下的大型旗杆石座，彰显着吕氏家族的昔日荣光
王小虎 摄

凤
岗
村
俯
瞰
图

王
小
虎

摄

吕
龙
光
画
像

王
小
虎

摄

吕龙光《会试朱卷》点校本 受访者供图
惠东县珍藏的吕龙光

《会试朱卷》 受访者供图


